
明
天
就
是
汶
川
地
震
八
周
年
了
。
八
年
前
五
月
十
二
日
地

震
發
生
之
後
，
作
為
報
館
的
特
派
記
者
，
我
去
了
災
區
採

訪
。
地
震
一
周
年
、
二
周
年
紀
念
，
我
也
都
有
就
災
後
重
建

去
採
訪
。
歲
月
易
逝
，
細
節
銘
刻
。
摘
一
篇
當
年
自
己
的
採

訪
日
記
，
作
為
紀
念
。

（
一
）

什
邡
羅
漢
寺
的
主
持
素
全
法
師
跟
我
說
，
那
一
天
他
在
什
邡

的
地
震
萬
人
坑
，
去
為
那
些
不
幸
的
亡
靈
祈
福
時
，
在
萬
人
坑

旁
邊
的
電
線
杆
上
，
看
到
了
一
張
遇
難
者
名
單
。
法
師
說
：

﹁
我
數
了
數
，
有
一
百
零
八
個
孩
子
葬
了
在
這
裡
。
從
五
月
十

二
日
地
震
那
晚
起
，
到
八
月
份
止
，
臨
時
借
居
在
羅
漢
寺
裡
的

產
婦
們
，
恰
好
也
把
一
百
零
八
個
孩
子
生
在
廟
裡
。﹂
何
謂
生

滅
，
此
生
此
滅
。
法
師
嘆
了
一
口
氣
。

來
廟
裡
寄
居
的
人
愈
來
愈
多
，
廟
裡
能
拿
出
來
遮
風
擋
雨
的

東
西
，
都
拿
出
來
了
，
仍
然
有
災
民
住
在
露
天
裡
，
素
全
法
師

把
目
光
停
留
在
廟
裡
菩
薩
頭
頂
的
雨
棚
上
。
稍
作
思
量
，
法
師

親
自
取
下
雨
棚
，
給
產
婦
搭
成
防
震
棚
。
面
對
寺
裡
其
他
僧
人

的
阻
攔
，
素
全
法
師
只
說
了
一
句
話
：﹁
生
人
我
尚
且
不
能
盡

顧
，
哪
裡
還
管
得
了
泥
菩
薩
。﹂

（
二
）

地
震
瞬
時
之
間
，
就
將
紅
白
鎮
的
百
萬
富
翁
楊
清
華
，
變
成

了
家
破
人
亡
的
窮
光
蛋
。
坐
在
他
的
板
房
屋
裡
，
這
個
川
西
漢

子
講
述
的
人
間
冷
暖
，
讓
我
潸
然
淚
下
。

十
八
年
前
，
有
一
個
外
出
打
工
的
人
，
在
楊
清
華
的
家
裡
借
住
了
幾
天
，

受
到
了
楊
家
人
的
熱
情
款
待
。
這
個
現
在
已
經
年
逾
六
十
的
老
人
，
得
知
楊

清
華
一
家
的
不
幸
之
後
，
儘
管
自
己
家
裡
也
遭
了
災
，
還
是
連
忙
催
兒
子
騎

着
摩
托
車
翻
山
越
嶺
幾
百
公
里
，
載
着
自
己
要
來
看
望
他
。

﹁
當
這
對
風
塵
僕
僕
的
母
子
，
沿
着
地
震
毀
壞
的
山
路
，
帶
着
十
斤
掛

麵
，
一
路
艱
險
地
打
聽
到
我
臨
時
搭
的
帳
篷
時
，
我
當
時
感
動
得
話
都
說
不

出
來
。﹂
楊
清
華
說
，
這
就
是
地
震
之
後
，
他
獲
得
最
初
的
溫
暖
和
鼓
舞
。

（
三
）

映
秀
小
學
四
年
級
的
學
生
蔣
偉
，
在
地
震
中
失
蹤
了
，
儘
管
政
府
已
經
把

死
亡
通
知
單
送
了
過
來
，
但
是
到
現
在
為
止
，
我
仍
然
和
蔣
偉
的
媽
媽
孫
大

姐
一
樣
堅
信
，
十
一
歲
的
蔣
偉
肯
定
在
某
個
我
們
不
知
道
的
地
方
，
好
好
地

活
着
。

過
了
一
年
，
再
次
來
到
映
秀
看
到
孫
大
姐
時
，
我
突
然
很
開
心
，
之
前
的

擔
憂
一
下
子
就
都
沒
有
了
。
知
道
我
要
來
看
她
，
三
十
八
歲
的
孫
大
姐
打
扮

得
很
優
雅
得
體
，
她
安
在
板
房
裡
的
家
，
也
收
拾
得
很
整
潔
。

去
年
的
地
震
，
讓
她
失
去
了
丈
夫
、
女
兒
，
還
有
兒
子
，
我
記
得
自
己
在

去
年
發
回
報
館
的
稿
件
裡
，
有
這
樣
一
句
話
：
如
果
你
看
到
蔣
偉
的
媽
媽
，

你
會
相
信
，
這
個
世
界
上
真
的
有
人
可
以
把
眼
淚
哭
乾
的
。
也
是
因
為
如

此
，
孫
大
姐
的
眼
睛
不
太
好
，
但
是
她
笑
起
來
依
然
很
好
看
。
她
跟
我
說
，

地
震
後
家
裡
只
剩
下
她
一
個
人
，
她
也
要
替
他
們
一
家
子
好
好
活
下
去
。

（
四
）

跟
我
一
起
去
的
同
事
說
，
張
永
會
是
個
很
好
看
的
女
人
。
的
確
，
明
眸
雪

膚
的
張
永
會
，
應
該
是
一
個
標
準
的
四
川
美
女
。

地
震
之
後
，
經
人
介
紹
，
已
經
離
異
獨
自
生
活
的
張
永
會
，
認
識
了
在
地

震
中
失
去
妻
子
的
楊
清
華
。
為
了
照
顧
生
了
病
的
楊
清
華
，
張
永
會
從
什
邡

市
郊
，
搬
進
了
楊
清
華
在
紅
白
鎮
的
救
災
板
房
裡
。

對
於
二
十
年
的
結
髮
妻
子
遇
難
，
重
情
義
的
楊
清
華
仍
然
無
法
釋
懷
。
白

天
，
他
常
常
在
叫
張
永
會
的
時
候
，
出
口
的
卻
是
前
妻
的
名
字
，
夜
裡
，
很

多
次
夢
中
，
他
都
會
叫
着
前
妻
的
名
字
哭
醒
過
來
。
張
永
會
並
不
生
氣
，
她

只
是
淡
淡
一
笑
：
二
十
年
的
夫
妻
情
深
，
誰
都
應
該
能
理
解
的
。

快
要
傍
晚
了
，
楊
清
華
走
出
板
房
去
張
羅
着
要
煮
晚
飯
。
板
房
裡
，
張
永

會
很
認
真
地
說
：﹁
我
是
一
個
離
過
婚
的
女
人
，
我
知
道
，
一
個
女
人
的
幸

福
，
其
實
跟
金
錢
的
關
係
並
不
大
，
重
要
的
是
她
是
否
能
找
到
一
個
好
男

人
。
我
知
道
，
這
一
次
我
真
的
找
到
了﹂
。
說
完
這
句
話
，
我
看
到
這
個
好

看
的
女
人
，
一
臉
幸
福
地
笑
了
。

那些四川人教我的事

對
於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的
態
度
，
埃
斯
普
馬

克
也
特
別
提
到
：﹁
儘
管
一
般
而
言
世
界
上

還
沒
有
什
麼
文
學
被
認
為
比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更
值
得
追
求
，
但
也
不
應
把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視
為
世
界
冠
軍
，
而
只
應
該
看
作
對
特
別
傑

出
的
文
學
創
作
的
一
項
獎
勵
。
也
就
是
說
，
獲
獎

作
家
之
外
的
作
家
也
同
樣
對
文
學
做
出
了
我
們
不

可
遺
忘
的
貢
獻
。﹂

事
實
上
，
當
今
世
界
的
不
少
大
文
豪
，
如
托
爾

斯
泰
、
易
卜
生
、
斯
特
林
堡
等
傑
出
作
家
，
都
沒

有
獲
得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
但
是
他
們
的
影
響
和
文

學
成
就
，
比
某
些
獲
得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的
作
家
，

更
有
過
之
無
不
及
。

上
述
作
家
之
所
以
不
能
獲
獎
，
與
諾
貝
爾
遺
囑

釐
定
的
五
項
準
則
的
第
五
項
：﹁
在
理
想
方
向
上

的
︵
作
品
︶﹂
有
出
入
。

關
於﹁
在
理
想
方
向
上
的
︵
作
品
︶﹂
是
有
點

空
泛
，
後
來
也
引
起
爭
議
不
休
。

從
諾
貝
爾
的
遺
囑
來
看
，
其
要
旨
是
把
對
人
類

有
好
處
︵
貢
獻
︶
放
在
首
位
。

埃
斯
普
馬
克
指
出
：
諾
貝
爾
所
指﹁
好
處﹂
概

念
，
並
沒
有
很
深
刻
扎
實
的
根
基
，
所
以
在
不
同

時
代
可
以
用
不
同
音
調
來
對
待
它
，
這
也
是
合
理

的
事
情
。
在
實
際
評
獎
工
作
中
，
接
連
出
現
的
情

況
確
確
實
實
就
是
由
於
不
斷
變
化
的
基
礎
而
作
出
了
不
同
的

解
釋
，
和
諾
貝
爾
遺
囑
的
核
心
理
念
也
有
了
不
同
的
距
離
。

﹁
相
對
而
言
，
我
們
顯
然
也
不
能
忽
視
諾
貝
爾
獎
評
選
工

作
這
份
中
心
文
件
的
措
辭
。﹂

由
於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的
評
審
委
員
會
持
與
時
俱
進
的
態

度
，
以
更
開
放
的
態
度
、
更
開
闊
的
視
野
接
受
不
同
文
化
背

景
、
不
同
表
現
形
式
的
作
家
和
作
品
。

埃
斯
普
馬
克
表
示
，
近
年
來
有
愈
來
愈
多
非
歐
洲
作
家
進

入
評
獎
考
量
之
中
，
這
和
文
學
發
展
趨
勢
及
一
般
視
野
的
擴

大
是
一
致
的
。

也
因
為
同
樣
的
原
因
，
我
們
看
到
女
性
獲
獎
作
家
的
數
量

增
加
了
。

對
於
語
言
的
分
配
也
同
樣
不
在
考
慮
範
圍
之
內
。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連
續
兩
年
頒
發
給
西
班
牙
語
作
家
，
那
是

一
九
八
九
年
的
塞
拉
和
一
九
九
零
年
的
帕
斯
。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的
評
審
工
作
，
可
以
簡
單
一
段
話
予
以
交

代
：瑞

典
學
院
評
選
出
文
學
獎
的
時
候
，
而
諾
貝
爾
基
金
會
負

責
管
理
基
金
和
資
產
、
安
排
頒
獎
儀
式
等
等
，
而
瑞
典
政
府

任
命
基
金
會
審
計
團
的
主
席
，
並
且
由
國
王
本
人
親
自
向
獲

獎
者
頒
獎
。
所
以
，
就
文
學
獎
評
選
本
身
而
言
，
完
全
是
瑞

典
學
院
自
身
的
事
務
，
所
做
的
決
定
沒
有
其
他
人
可
以
置

喙
。換

言
之
，
一
個
作
家
想
要
進
入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的
評
選
，

必
須
經
過
有
提
名
資
格
的
人
提
名
而
成
為
候
選
人
。

也
就
是
說
個
人
不
可
以
申
請
得
到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

根
據
基
金
會
基
本
章
程
而
有
提
名
資
格
的
人
，
包
括
瑞
典

學
院
院
士
和
其
他
有
相
同
地
位
、
相
同
宗
旨
的
學
院
、
機
構

和
團
體
的
成
員
、
高
等
院
校
的
文
學
與
語
言
學
科
的
正
教

授
，
之
前
已
經
獲
得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的
獲
獎
作
家
以
及
能
代

表
各
國
文
學
創
作
水
平
的
的
作
家
組
織
的
主
席
等
。

（
說
《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
之
二
）

諾貝爾獎並非世界冠軍

上
次
談
及
流
感
入
院
，
西
醫
只
能
用
支
援
治
療
，
又
或

是
用
副
作
用
極
嚴
重
的
新
特
效
藥
。
要
知
道
現
代
醫
學
一

向
對
流
感
束
手
無
策
，
只
能
出
一
些
命
中
率
不
高
且
帶
風

險
的
疫
苗
應
付
。

但
不
是
人
人
可
找
到
好
的
中
醫
，
也
不
是
人
人
認
識
好

的
自
然
療
法
師
或
順
勢
療
法
醫
師
，
雖
然
理
應
病
向
淺
中
醫
，

但
還
是
把
心
一
橫
，
想
提
供
一
些
好
的
方
法
給
大
家
，
總
好
過

立
刻
衝
去
醫
院
，
然
後
由
退
燒
藥
吃
到
類
固
醇
，
甚
至
強
心
針

都
好
轉
不
來
。
就
算
我
們
用
中
藥
，
也
會
配
合
以
下
方
法
輔

助
。首

先
，
是
高
燒
不
要
怕
，40.5

度
以
下
的
燒
不
會
傷
及
身

體
，
反
而
長
期
低
燒
更
應
留
意
，
因
為
反
映
身
體
發
不
起
燒

來
，
且
病
毒
細
菌
是
喜
歡37.5

度
至38.5

度
的
，
若
是38.5

度

至40.5

度
則
對
病
毒
細
菌
最
為
有
害
，
亦
即
是
自
然
療
法
裡
所

說
，
較
有
效
益
的
發
燒
。

所
以
首
要
是
別
害
怕
，
免
疫
力
正
增
強
，
不
要
立
刻
退
燒
，

更
忌
自
己
用
必
理
痛
退
燒
。
這
時
候
多
休
息
，
多
喝
水
，
沒
胃

口
就
不
要
吃
，
尤
其
是
高
蛋
白
的
食
物
，
只
會
增
加
身
體
的
負
擔
。
身
體

承
受
得
到
的
話
，
可
以
用
浸
熱
水
浴
，
水
的
溫
度
要
和
身
體
溫
度
差
不
多

或
稍
高
，
幫
助
身
體
增
添
能
量
打
仗
。

有
些
人
覺
得
不
舒
服
，
也
怕
小
孩
會
愈
來
愈
熱
，
那
就
用
溫
毛
巾
敷
，

配
合
輕
力
的
按
摩
。

食
療
方
面
主
要
是
薑
、
葱
、
蒜
多
吃
，
包
括
炙
草
薑
茶
︵
炙
甘
草
很
多

藥
房
也
有
︶
、
葱
白
粥
、
燉
洋
蔥
水
、
太
極
米
漿
粥
︵
小
量
梗
米
煮
成
米

漿
，
健
脾
一
流
︶
。
以
上
幾
款
在
網
絡
上
也
有
介
紹
及
烹
煮
心
得
，
中
醫

角
度
多
是
解
毒
健
脾
，
幫
你
血
氣
循
環
好
一
點
，
自
然
夠
力
打
仗
。

西
方
自
然
療
法
還
有
麥
蘆
卡
蜜
糖
、
益
生
菌
、
檸
檬
水
、
紫
錐
花
溶

液
、
維
他
命
C
、
椰
青
水
等
，
自
己
可
以
按
喜
好
及
體
質
服
食
。
但
若
和

中
藥
一
起
吃
，
就
要
問
問
醫
師
以
上
的
可
否
兼
容
，
因
為
蜜
糖
解
毒
，
但

也
會
解
去
藥
的
毒
／
藥
性
，
而
檸
檬
及
維
他
命
C
多
屬
酸
，
酸
入
肝
，
會

與
中
藥
帶
外
邪
出
肝
的
方
向
不
同
。
當
然
不
同
醫
師
有
不
同
主
張
，
藥
食

同
源
，
記
得
戒
口
。

經
驗
是
發
燒
不
難
退
，
以
上
幾
種
方
法
，
加
上
充
裕
休
息
，
不
到
三
天

多
數
都
退
，
只
是
之
後
的
咳
嗽
較
難
處
理
。
咳
嗽
要
非
常
對
症
，
為
止
咳

而
止
咳
沒
甚
好
處
，
要
斷
尾
一
定
要
多
熱
敷
，
及
找
個
好
醫
師
。
但
通
常

去
到
這
個
地
步
，
父
母
都
已
經
離
開
驚
慌
狀
態
，
不
會
貿
然
入
院
。

流感自救法

上
世
紀
四
十
年
代
，
香
港
光
復
，
英
國
人

重
新
統
治
香
港
。
英
國
紳
士
派
頭
，
在
社
會

上
頗
為
流
行
。

什
麼
是
英
國
紳
士
派
頭
？
那
就
是
西
服
煌

然
，
一
定
要
打
上
領
帶
。
中
環
白
領
所
見
，

全
都
穿
着
整
齊
，
除
非
是
藍
領
勞
動
者
，
否
則
絕

少
見
到
穿
上
西
服
、
衣
冠
不
整
的
中
產
者
。

我
大
學
畢
業
回
到
香
港
，
初
為
人
師
，
香
港
學

校
風
氣
，
老
師
總
是
服
裝
整
齊
，
打
上
領
帶
，
理

所
當
然
。
哪
有
穿
着
隨
便
，
穿
牛
仔
褲
，
T
裇
走

進
課
堂
者
？

所
以
打
領
帶
是
教
師
甚
且
是
學
校
教
職
人
員
的

必
需
品
。
而
外
出
參
加
某
些
盛
會
也
都
要
服
裝
整

齊
，
絕
少
有
不
打
領
帶
顯
散
漫
作
風
的
中
產
者
。

大
約
六
十
年
代
左
右
，
美
國
白
領
開
始
時
興
穿

裇
衫
，
不
打
領
帶
，
顯
示
一
種
飄
逸
的
作
風
。
美

風
西
漸
，
香
港
的
英
式
紳
士
派
頭
受
到
衝
擊
，
領

帶
的
生
意
衰
落
。
不
打
領
帶
也
早
已
見
怪
不
怪
。

不
知
什
麼
時
候
，
又
有
人
發
明
沒
有
反
領
的
裇

衫
，
扣
上
領
鈕
，
可
免
打
領
帶
之
煩
，
也
成
為
合

法
的﹁
禮
服﹂
。

更
有
人
改
良
中
國
早
年
流
行
的
中
山
裝
，
不
再

設
四
個
衣
袋
，
也
不
再
有
反
領
，
也
同
樣
成
為
流
行
的
禮

服
。領

帶
開
始
衰
落
，
早
年
我
還
要
購
買
若
干
領
帶
，
不
至
打

上
幾
條
已
很
老
舊
的
。
也
有
一
些
朋
友
每
每
贈
送
一
兩
條
。

但
近
年
打
領
帶
的
機
會
不
多
，
穿
上
沒
反
領
的
裇
衫
更
方

便
。服

裝
的
演
化
都
是
從
繁
到
簡
。
想
當
年
，
中
國
的
封
建
朝

代
，
穿
禮
服
多
麼
不
方
便
。
看
那
些
慈
禧
太
后
年
代
的
禮

服
，
看
古
裝
的
劇
集
，
便
知
早
年
穿
禮
服
既
繁
複
且
令
人
體

負
擔
極
重
。

同
樣
，
二
戰
後
七
十
年
來
，
香
港
社
會
的
服
裝
也
已
去
繁

就
簡
。
如
果
不
是
特
別
隆
重
的
場
合
，
牛
仔
褲
和
裇
衫
到
處

可
見
。
不
過
，
時
下
流
行
破
舊
穿
窿
的
牛
仔
褲
，
好
好
的
一

條
牛
仔
褲
，
卻
要
剪
出
幾
個
大
窿
，
才
算
時
髦
，
令
人
啼
笑

皆
非
。 服裝和領帶

不
少
人
對﹁
藝
術
家﹂
的
印
象
，
也

許
就
是﹁
天
才﹂
、﹁
不
食
人
間
煙

火﹂
。
天
命
認
識
不
少
藝
術
家
朋
友
，

以
前
也
會
在
文
章
談
到
他
們
，
今
日
不

妨
又
多
說
幾
句
。

根
據
天
命
觀
察
，
普
通
人
對
藝
術
家
一
個
很

大
的
誤
解
，
就
是
以
為﹁
他
們
全
憑
天
馬
行

空
，
靈
感
全
是
無
中
生
有﹂
。
其
實
，
絕
大
多

數
藝
術
家
，
即
使
不
是
頂
尖
級
別
的
，
知
識
都

比
較
豐
富
，
鑽
研
許
多
同
行
︵
尤
其
是
大
師
級

前
輩
︶
的
作
品
。
前
人
的
作
品
，
是
他
們
的
養

分
，
滋
潤
生
命
，﹁
種﹂
出
靈
感
。

這
也
是
朋
友
常
與
我
分
享
的
，
行
業
中﹁
新

人﹂
的
最
大
誤
解
之
一
：
以
為
可
憑﹁
聰
明﹂

來
創
作
，
或
者
純
粹
因
為﹁
不
喜
歡
讀
書
，
不

喜
歡
鑽
研
知
識﹂
而
加
入
創
作
行
業
。
實
際

上
，﹁
想
法﹂
固
然
重
要
，
但
知
識
儲
備
也
必

不
可
少
。
通
過
賞
析
、
鑽
研
前
人
的
作
品
，
藝

術
家
才
能
真
正
了
解
自
己
的
領
域

︱
至
少
知

道
，
有
哪
一
些
自
以
為﹁
石
破
天
驚﹂
的
想

法
，
其
實
早
就
有
人
做
過
了
！

從
玄
學
角
度
來
看
，
藝
術
家
命
格
也
恰
能
解
釋
其
思

維
、
學
習
模
式
。
藝
術
家
的
八
字
大
多
有﹁
食
傷
星﹂

︵
即
食
神
和
傷
官
︶
眷
顧
。
其
中﹁
食
神﹂
主
思
考
，
除

了
指
此
人
較
有
創
意
之
外
，
亦
代
表
了
分
析
、
思
維
能

力
。
受
此
星
眷
顧
的
人
，
從
事
藝
術
創
作
時
，
得
心
應

手
。
強
大
的
分
析
能
力
，
亦
令
他
們
在
策
劃
、
研
究
行
業

一
展
所
長
。

除
此
之
外
，
神
煞
之
中
以﹁
華
蓋
星﹂
為
藝
術
之
星
，

命
帶
此
星
的
人
，
有
藝
術
才
華
，
又
容
易
感
到
孤
獨
。

﹁
華
蓋﹂
表
示
帝
王
頭
上
的
傘
，
寓
意
才
華
比
帝
王
要

高
，
難
免
有﹁
獨
孤
求
敗﹂
的
心
境
，
卻
自
命﹁
眾
人
皆

醉
我
獨
醒﹂
，
喜
歡
自
己
思
考
多
於
找
朋
友
討
論
、
傾

訴
。對

知
識
、
作
品
的
研
究
，
鍛
煉
了
他
們
獨
立
思
考
的
邏

輯
；﹁
感
性﹂
的
藝
術
氣
質
，
又
增
強
他
們
對
事
物
的
感

受
，
兩
者
結
合
，
才
會
成
就
一
位
出
色
的
藝
術
家
。

藝術家命格

車子開往棉蘭機場的路上，忽然旁邊湧現一列
摩托車縱隊，騎士們一律身穿有袖黃色圓領背
心，浩浩蕩蕩往前直駛，他們不時將胯下摩托車
踩響，呼呼呼的，此起彼伏，好不威風，那流蕩
在空中的氣勢，把其他人壓制得無語問蒼天。我
本來納悶，隨即省悟過來：大概是請願示威去了
吧？那氣派一時無兩，但結果如何，也只能由我
們天馬行空地去猜想了。
猜想中從棉蘭飛抵檳城，差不多一小時的航
程，他們開玩笑說，屁股都還沒坐熱就要起身
了。當然是誇張了，其實已經橫渡馬六甲海峽，
從印尼到達馬來西亞了。棉蘭與檳城隔海遙遙相
望，而檳城，已經可以說相當熟悉了，但這種熟
悉，也是相對而言。假如細問，結果還是並不熟
悉。回心一想，即使是我居住超過四十年的香
港，許多角落我都沒去過，更何況是別的地方？
檳城給我的印象，是華人居多，閩南話通行，
華文招牌到處可見，甚至連當地馬來人也以閩南
話溝通。那天初到，主人接我們去晚餐，那時是
當地一連幾天假期的前一晚，大概是因為這個緣
故，餐館菜式不多，因為存貨太多，萬一賣不
完，就無法留到多日後了。主人再三道歉，其實
剛用完飛機餐，我們並不餓。
那天上午，我們去看城裡的「王氏太原堂」。

一進大門，院內香火繚繞，燻得我們眼睛都幾乎
睜不開。前方正中高掛着橫匾「太原堂」三個大
字，它前面是一方鋪着綢布的神枱，寫着「如意
吉祥」四個大字，供善男信女跪拜祈願。待要離
開，才注意到兩邊洞開的大門旁邊，一邊立着
「肅靜」、「奉天誥命」兩塊牌子，另一邊立着
「廻避」、「賞戴藍翎」，也是兩塊牌子。就差
鳴鑼開道了，剎那間，恍恍惚惚就有點皇帝駕臨
的錯覺，只是人群照樣流動，並沒有想像中的錦
衣侍衛來驅趕百姓。再一看，左右兩扇門上，畫
的是傳統門神，左邊是出持斧的秦瓊，右邊是腰
插弓箭袋的尉遲恭，有這兩位尊神把守，妖魔鬼
怪休想進來！出到門外，外面赤道陽光猛烈，光
天化日下，原來剛才在迷糊中打了個盹，竟把門
神當財神了！
出得門外，廣場上有幾門大炮把守，果然威

武。雖然一下子讓我們從古代覺醒過來，但這種
曾經是威力巨大的炮艦，也已經給時代淘汰成古
董了，只能夠充當門面而已。
還是上升旗山，其實我以前也去過，但再去也

無妨。那纜車已經更新，不是我當年搭過的那麼
老舊了。我頭一次搭纜車，是那年剛從北京移居
香港，對於這裡的一切都感到新鮮。車子傾斜身
子向上慢慢爬行，兩旁景物往下滑，有那麼幾秒

鐘，我有暈眩的感覺，但很快就沒事了。這次在
檳城，霧色蒼茫中，但見上面鑲着馬來文Bukit
Bendera字樣，譯成中文，也就是「升旗山」的意
思。這時正值夕陽西下時分，微弱的陽光把我們
的倒影投在地面上，自有另一種風情。走得累
了，便在山頂茶座小坐，吃薯條，喝杯咖啡，那
香氣嬝嬝，向周圍擴散。眼下是檳城的市景，山
風不斷吹來，暑氣盡消。旁邊來了一對年輕情
侶，男的胳腮鬍子，女的包頭蒙臉，只露出一雙
大而明亮的眼睛，說話間，只一輪，便把盈盈笑
意傳達得淋漓盡致。聽不出他們說什麼，即使聽
得清楚也沒用，我們又不懂得阿拉伯語。我又憶
起那回在酒店吃自助餐，看見一個蒙面中東女
人，手持着盤，撿食物，J兄問我，她們怎麼個吃
法？這倒是一個問題。要不，我們尾隨去看個究
竟？可別，我說，給別人發現了，以為你另有所
圖，到時就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
檳城的印度廟，還是值得看的。據說，這是全
球除印度外，第二大印度廟。這時正是晚課時
間，他們脫鞋赤腳進廟參拜，我和Y則呆在外
面，只聽到裡面誦經的吟哦聲陣陣傳來，讓我們
好像要乘風歸去。
提起晚上吃娘惹菜，不禁口舌生津。上次的娘

惹菜味道，還令我回味不已。那飯館是不錯的，
但吃起來已經沒有當年好滋味的口感了。到底是
廚師換了人，還是我口味變了？我也不清楚。我
並非食家，不敢妄下結論。但那臭豆炒蝦，曾經
是我的至愛，當年拜別雙親，離開萬隆，遠渡重
洋，去北京求學，最念念不忘的食物，便是臭豆

炒蝦。那回去
吉打州看養蝦
場，便看到湖
裡的打氧氣機
自動工作，湖
面不斷冒出氣
泡，工人們忙
着撈蝦，不一
會，就撈到一
大批活蹦亂跳
的生蝦。轉瞬
間的晚飯就成
了我們的盤中
餐了。
養蝦場設在

遠離鬧市的偏僻處，離開的時候，土路上汽車顛
簸不平，一直駛到村口的馬路上，才重拾在柏油
路上的平穩感覺。這時，天也開始漸漸地昏暗起
來。

升旗山下

﹁
你
們
不
要
搖
。﹂
黎
明
按
照
演
唱
會
安
排
，
陪
四
位
被

抽
中
的
幸
運
歌
迷
坐
摩
天
輪
，
幸
運
歌
迷
爆
料
指
原
來
黎
明

畏
高
，
在
摩
天
輪
上
叮
囑
他
們
不
要
動
。
看
到
報
道
，
我
不

禁
大
笑
起
來
，
太
像
了
，
太
像
我
坐
摩
天
輪
或
吊
車
的
本
能

反
應
，
沒
想
到
黎
明
畏
高
也
自
訂
坐
摩
天
輪
環
節
，
更
沒
想

過
他
在
粉
絲
面
前
不
是
裝
強
裝
帥
，
心
中
再
害
怕
也
硬
挺
，
他
竟

如
此
坦
白
，
覺
得
從
前
是
誤
會
了
黎
明
，
總
覺
得
他
太
酷
，
經
過

今
次
他
處
理
公
關
災
難
的
高
明
，
對
他
改
觀
，
他
不
是
酷
，
他
是

真
。過

去
一
個
星
期
，
黎
明
人
氣
幾
何
級
數
飆
升
，
鋒
頭
一
時
無

兩
，
人
人
讚
他
，
從
前
不
喜
歡
的
人
變
得
喜
歡
他
，
向
來
支
持
他

的
更
加
倍
喜
歡
他
。
演
唱
會
不
唱
足
三
小
時
，
觀
眾
不
會
收
貨
，

黎
明
演
唱
會
門
票
昂
貴
，
最
貴
要
二
千
多
元
，
他
唱
了
約
兩
小
時

便
散
場
，
沒
一
個
人
投
訴
，
就
因
大
家
都
喜
歡
他
，
覺
得
他
有
承

擔
。從

前
大
家
都
用
嘲
諷
態
度
看
待
他
的
金
句
，
用
來
開
玩
笑
，

大
家
現
在
都
覺
得
他
的
金
句
饒
有
意
思
，
值
得
咀
嚼
。

看
看
黎
明
在
演
唱
會
爆
出
的
金
句
語
錄
：

一
、
大
家
有
沒
有
發
現
我
在
台
上
時
間
多
了
？
因
為
我
沒
換

衫
！
︵
有
觀
眾
叫
他
脫
衣
︶
我
從
來
都
不
覺
脫
衣
是
色
情
，
人
一

出
世
就
沒
穿
衣
服
，
是
人
的
眼
神
和
思
想
支
配
了
。

二
、
握
手
不
是
很
難
，
是
件
好
簡
單
的
事
，
但
要
看
是
什
麼

場
合
，
是
一
件
很
難
決
定
的
事
，
我
在
此
用
心
靈
跟
大
家
握
手
。

如
果
我
在
這
裡
跟
大
家
握
手
發
生
了
意
外
，
後
面
的
人
︵
團
隊
︶

就
要
陪
我
們
一
齊
犧
牲
。

三
、
多
謝
大
家
支
持
我
，
我
總
覺
得
很
多
時
候
，
自
己
很
想

靠
自
己
，
遇
到
問
題
要
保
持
微
笑
去
經
營
一
件
事
，
但
其
實
是
很

難
笑
得
出
來
，
但
都
要
笑
。
放
心
，
漫
漫
悠
悠
歲
月
，
我
個
人
很
記
恩
，
我

一
定
回
報
大
家
。

四
、
我
去
過
不
同
地
方
做
不
同
綜
藝
節
目
，
都
被
指﹁
你
很
萌﹂
，
萌
即

是
以
前
我
們
說
的C

ute

，
不
過
後
面
要
加
個﹁
叔﹂
字
，
萌
叔
！

五
、
前
陣
子
要
去
外
國
做
真
人
騷
，
節
目
入
面
要
做
很
多
危
險
動
作
，
身

邊
好
多
人
叫
我﹁Leon！

加
油！

﹂
，
但
我
覺
得
，
叫
我﹁
加
油﹂
，
等

如
叫
我
去
死
，
所
以
都
是
叫
我G

ood
Luck！

︵
嚇
得
高
官
蘇
錦
樑
也
要
把

早
已post

上
微
博
的﹁Leon

加
油﹂
改
為﹁G

ood
Luck

﹂
。

哈
哈
，G

ood
L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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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6年年55月月1111日日（（星期三星期三））A30 采 風■責任編輯：陳敏娜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文 匯 副 刊

■纜車駛向升旗
山。 作者提供


